
32016年12月11日 星期日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屠会新
电话56568225 Email:zzrbzf@163.com

许爰头脑昏沉，想起来，身
子却没力气，恼怒地想，她和这个
人有仇吗？

这酒到底是酒，还是酒精？
她若是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云天的苏少
许爰恨恨地想着，意识渐渐

飘远。
“哎呀，爰爰姐！”那服务员

返回来，便见许爰躺在地上，他顿
时一惊，连忙扶起她。

许爰这回彻底一动不动了。
那服务员喊了两声，许爰没

动静，他咕哝了一句“真是醉了”，
便扶着许爰去了房间。

安 顿 好 许 爰 ，那 服 务 员 出
来，碰见另外一个服务员，见他手
里捧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他低声
问，“那位要的？”

那服务员点点头。
他凑近他，低声道，“那位回

国有两个月了，一直没露面，今天
怎么来了咱们这里？刚刚我看到
的时候，还以为眼花了。”

“谁知道呢，估计是一直忙
着没空，今天想来就来了。”那服
务员摇摇头，努努嘴，“那两位拼
酒的主儿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今

天不是也来了？”话落，他捧着衣
服赶紧走了。

这 人 唏 嘘 一 声 ，立 即 下 了
楼。

许爰只觉得这一觉睡得昏
天暗地，乏力疲惫至极，费了半天
劲才揉着眼睛坐起来。屋中光线
昏暗，她跳下床，打开窗帘，向外
看了一眼，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
感，转回身，匆匆忙忙找到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哀呼一声，扔了手
机，倒在了床上。

她是睡得有多死，才没听到
这二十几个电话？

盯着天花板看了片刻，她才
重新拿起手机，这二十几个电话
里，其中有一个是林深打过来的，
下午两点的时候。其他的电话都
来自她那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妈。

林深……
看到他的名字，她目光定格

了片刻，才深吸了一口气，按下拨
出键，拨了过去。

电 话 很 快 就 接 通 了 ，那 边
“喂？”了一声，像是时光擦过，从
远方飘来，那么久远。

许 爰 张 了 张 嘴 ，没 发 出 声
音。

“许爰？”林深等了片刻，没
听到她说话，开口询问。

许爰抓着手机紧了紧，咳嗽
了一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
来虚弱，“我感冒了，睡过头了。
那 个 …… 今 天 下 午 的 投 标 案
……”

“通过了！”林深回答。
许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

里不由得欢喜起来，“你自己去的
吗？”

林深“嗯”了一声。
“对不起啊，下次我……”许

爰有些愧疚，她还从来没有这样
扔下方案不管过。

“最近不接方案了，你感冒
了多休息，我还有事情，先挂了。”
林深说完，挂了电话。

许爰抓着手机发呆，最近不
接方案了？是因为他要毕业了，
开始准备毕业答辩了吗？

她抓了抓乱成一团的头发，
扔了手机，去了洗手间。

冲了个澡，才感觉舒服些，
但是头还是有些疼，她对着镜子
拍了拍头，忽然想起昨天她本来
控制了酒量，没太醉，不至于睡过
头，似乎是因为有人强行灌了她

一杯极辣的酒，她才彻底醉了。
脑袋有些疼，记忆不太多，

隐约记得是一张极好看的脸。
片刻后，她不再费力去想，

回了房间，穿好衣服，重新拿起手
机时，发现枕边有一个烫金印花
条纹的纽扣，她伸手拿了起来，看
了片刻，隐约有些印象，刚要恼恨
地扔了，忽然又收了手，拿着它出

了房门。
走到楼梯拐角，她脚步顿了

一下，看了一眼，地面干净，什么
痕迹也没有，她下了楼。

还没入夜，酒吧除了服务员
外无客人。

许爰走到吧台，坐下来，立
即有人搭话，“婷婷姐还在睡着，
我们还在打赌看你们二人谁醒的
早呢，昨天你回去后，婷婷姐跳完
舞又喝了不少。”

许爰笑笑，找那人要了一杯
热水，喝了一口，漫不经心地问，

“昨天除了我们，还有谁也住在后
面？”

那人眨眨眼睛，“你说的是
苏少？昨天他也住在后面。”

“苏少？”许爰皱眉，“哪个苏
少？”

“云天的苏少啊！”那人看着
她，“爰爰姐，你不会不知道他回
国接手云天了吧？”

许爰“哦”了一声，忽然睁大
眼睛，“你说的是苏昡？”

“就是他！”
许爰晃着水杯，忽然不解，

“我和他有仇吗？”
那人奇怪地看着她，“爰爰

姐，怎么了？你得罪他了？他今
日一早就离开了。”

许爰猛地灌了一口水，然后
重重地放下水杯，“他得罪我了！”
话落，拿起包出了酒吧。

直到回到学校，许爰也没想
明白自己哪里得罪苏昡了。

苏昡，哪怕对于她和孙品婷
这种金镶玉里长大一路顺风顺水
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传说。

据说他 25 岁便拿到了英国
剑桥大学金融学博士和法学、心
理学双硕士学位，在校期间便自
己创建了一家专做金融并购重组
的公司，帮助许多大的跨国集团
做并购重组，在海外名声甚是响
亮。不依靠苏氏，将他自己的公
司做得有声有色。很多人都说他
留在海外不回来了，云天会另选
继承人，可是没想到两个月前，他
突然回国接手了云天。

这两个月来，关于他的报道可
是一波接一波地冲击人们的视线。

许爰就算再忙，自然也知道
他回国了。

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昨
天那个年轻得不像话的男人竟然
是他！可惜她当时已经喝多了，

若是……
“姑娘，到了！”出租车司机

停住车后，敲了敲后面的隔窗。
许爰向外看了一眼，打住思

绪，付了钱，下了车。
喝醉了真是要不得，她揉揉

额头，向宿舍走去。
刚走两步，身后有人喊，“许

爰！”
许爰回头瞅了一眼，没见到

认识的人，继续向前走。
“许爰！”那人又喊了一声。
许爰停住脚步，这时一个男

生从远处的路边跑来，待他近了，
她才认出是昨日在宿舍楼门口对
林深喊话的那个男生。

昨日的一幕似乎重新回到
眼前，让她永远也不愿意想起。

那男生似乎也刚从外面回
来，肩上挎了个背包，因为跑得太
急，来到许爰面前喘息了片刻，才
看着她十分抱歉地开口，“昨天就
想和你说对不起，实在是……”

“昨天？什么事儿？”许爰佯
装不懂。

那 男 生 顿 时 尴 尬 ，
“昨天……嗯……你和林
深……” 5

连连 载载

树是乡村的年轮。
在广袤无垠的原野，在沟壑纵横的山岭，它们

挺起昂扬的姿态，飘舞的枝叶如同猎猎旌旗，在大
地上标识出村庄的版图。

村庄是人的家园，更是树的故居。
一个地方，西北之地，往往古树森森，聚林围

村，蔚为一景，且故事亦多。这是地理环境使然，还
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巧合？
——正如豫东平原上西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我的故
乡就在县城的西北。

村子很古老。不必详查村志仔细追溯，单单从
村中主干坡道旁的那棵皂荚树便可窥见飘过小村
上空的经年累月：中空干瘪的主干，树围两米有余；
裸露的根系，盘曲缠绕，四通八达，牢牢抓住褐黄色
的土地；粗壮的枝杈，弯弯曲曲歪歪斜斜插向天空。

这棵皂荚树是村里最古老的居民。
古树北邻，是一方水塘。水塘无堰，经雨漫灌，

逐年宽而深。水自然看不见底，夏听蛙鸣冬滑雪，老
的少的，男的女的，汇聚了一年四季里所有的故事。

民居四散分开，有的高坐平台，有的依坡而建，
桑榆，瘦槐，荫屋而疯长，为村庄增添了几分古意。
村北，是大片大片的柿树和一排排列兵似的高大白
杨。这些林木恰似屏障，秋冬季节，能够阻挡来自
北面滩地上的风沙。这些原属集体的柿树，被分包
到户，人人有份。听老人们讲，在那些天灾人祸的
饥荒年景里，柿子树曾拯救了整个村子。秋季，大
片的柿树挂满红灯笼，宛如天上的繁星，闪烁着饱
含村民花销之望的亮光。

那时，乡村的生活简单、朴实。耕种，是亘古不
变的主题。这是立家之本，因为关乎吃饭和穿衣。
田多，人丁兴旺又相对和睦的，家境相对就殷实。如
果头脑再活泛一些，就能常吃肥肉、常换新衣，说话

嗓门高得让人眼红了。当然，这是极少的。皂荚古
树旁的老郑家，就属于这极少数中的一家。老郑的
长子根旺，倾其所有买了一辆推土机，在村里的砖窑
场上给那些窑主推土平场，把家底推得越来越厚实。

乡下人吃饭，一般不上饭桌，常常端着饭碗，三
三两两的，就凑成了饭场。皂荚树下，是村里最大
的饭场。粗壮的一股树杈上，悬挂着一口古钟，是
开村民大会时用的“发令枪”。所以，这个饭场，不
单单是吃饭的场所，也是村里的行政中心。偶尔的
一次会议，树下黑压压一片，席地而坐满了人。许
多政令村规，就从这里飘向村里的角角落落。

——皂荚树为村民荫蔽出一个民风敦厚的精
神家园。

那些人来疯的村妇，是饭场人堆里的活宝。她
们没多少文化，藏不住心事，总会在大口大口的吞
吐间隙，把乡邻们鸡毛蒜皮的俗事尽情发酵，极尽
调侃、嘲讽，倒腾成饭场上的一个个笑料，为拎着空
饭碗不愿离去的众多看客开胃。当然，她们挑拨出
来的所谓谈资，一般不会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几辈为邻，彼此知根知底，纵使偶有误会，但人心总
是善良的。不像如今，搬弄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直到有一天，老郑家的根旺用推土机推回了彩
电，饭场上的活宝们才不再热衷于添油加醋、幸灾
乐祸了，而是开始抱怨自己的男人没本事，没有根
旺那样的闯劲和蛮力。一些原本相安无事的家庭
开始鸡犬不宁起来。渐渐地，到皂荚树下吃饭的人
少了。后来，饭场就彻底散了。

河东狮吼，唬得男人们在心烦意乱之余，不得
不开始嘀咕：娘们的话虽难听，但也是个理啊！趁
着年富力强，不干出点啥，还真不中啊！日子越过
越穷，会被人挤到门缝里。你郑根旺给窑上推土能
发家，咱弄个拖拉机往外运砖就挣不来钱？

乡村的汉子们粗犷胆大，认准的事，说干就
干。一人带头，从众者多。于是，四轮拖拉机，一年
之内，全村就达到了 99辆。自那时起，村里常见的
一大景观是男人开着拖拉机，后面拖着装满红砖的
大车斗，女人坐在砖上，灰头土脸的。拖拉机的轰
鸣声震天响，从早到晚，在村庄上空飘荡。

——搞运输，天不明就到窑场排队往车里装
砖，然后一路颠簸运往20多里外的县城，找好买家，
再卸完码稳收钱，返回往往就后半夜了。

只要勤劳，就能脱贫。这在基础不算薄弱的乡
村成效最快。也就两三年的光景，村里便成为闻名
全县的运输致富村。村支书披红挂绿，受到表彰后
还上了报纸。

顶着这样的荣誉，小村着实陶醉了好多年。
家家有钱了，村子富裕了。原来狭促破旧的庭

院容纳不下日益膨胀的物质攀比和购买欲望。怎
么办？好办啊，搬迁，而且是整体搬迁。可是，西北
的土地几乎被砖窑给吃完了，那就只能打东南田地
的主意了。

胆子一旦放开，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老屋
被推平，老宅基地复耕，房前屋后的树木被砍掉，做
了新房的大梁和檩条。挖掘机、搅拌机等大型机械
轰鸣了两三年，一个规划整齐、白墙红瓦的新农村
就诞生了。还得硬化道路，组组通柏油路。那棵皂
荚古树因影响道路拓宽，在村干部们的一番争论
后，最终被吊机连根拔起，枝枝杈杈进了附近的水
塘，再填上土，就整出了一个宽阔平整、颇为实用的
打麦场。

纵成行，横成排，民居风格统一。主街两旁，小
巷深处，遍植樱桃。据说，这些幼小的樱桃树苗，日
后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树。

乡村开始了新的年轮。

姚永刚

乡村的年轮
灯下漫笔

说起来好伤感。
曾经有一段时间，至少有 20年吧，每当忽然严

寒，我会惴惴然不安烦躁。朋友们约酒看雪，乃至
赏梅，会一时冲淡这种情绪，但那也只是一时。

我住的房间里有暖气有空调，教室和办公室也
有。我还有厚厚的羽绒服，还有越来越厚的肥膘。

但我的爷爷没有。他八九十岁的人了，奇瘦，夏
天里隔着薄薄的衣衫，能看见他历历可数的肋骨。他
吃得少，最怕冷，没有取暖设施——就只能烤火。

打记事起，印象里爷爷就是冬里春里，敞开
怀，抱着一堆火苗，围着火盆的样子。用他自己的
话说:伙伴伙伴，火就是伴。

是干柴，或者树根，或者玉米芯，由带叶子的
柴草点着，再引燃硬柴，所以草木灰时时雪片一
般，在爷爷狭小的屋宇下，飞升、飘舞，终至回落。

爷爷还有火篮，陶质，就是篮子似的圆圆的陶
盆，加有弧形的陶的把手。火篮内铺上冷灰，临睡
前的最后的火炭夹上去，拎到凉被窝里，把棉被一
寸一寸地烤热，人钻进去，不受罪。

可是爷爷越发地老了。其实说起来，他是个
可怜的人，无儿无女，唯一的弟弟远在千里之外，
我的父亲只是他的堂侄子，为了婚后有个住处，才
在 23岁时过继给他。他对这个过继的侄子并无一
丝一毫的喜爱，哪怕是宽容。回报他的，自然也不
会是足够的体贴、关怀。

所以，在城市里，我常常禁不住在寒流抵达的
日子里，担心这样一个倔强干瘪的老人，如何挨过
这些个一寸一寸寒冷的光阴。

以寸来度量光阴，实在是这个老人给我的启
发。我刚刚懂事，走进小学，就不止一次听他“一
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教导。要知
道，他是旧社会教过私塾、新中国做过教师的，尽
管没有坚持下来。

也许是我没有父亲幼时的顽劣，也许是老年
人的孤寂需要排遣，还有可能是我还算得上温和
上进，爷爷对我这个过继过来的儿子的儿子疼爱
有加，使我这个从未见过嫡亲祖父的孩子，享受到
一个爷爷对孙子的所有溺爱和鼓励。

然而，即便是我考上了大学，又进了大学教
书，我仍然没有能力让爷爷跟随我住进城市，住进
温暖的冬天。或者，我也不足以使爷爷愈加年迈
的寒冬岁月，有若干的胜于往年的温暖。这是我
深深惭愧和不安的根源。

冬日回家，围炉（其实是火盆）夜话，时间终究有
限，爷爷的眼窝深陷、浑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一种
急于逃离的心绪，但我知道，我的陪伴薄弱而无力。

羽绒服没法穿给他。干柴，火盆，随时有火星喷溅，
何况他本人嗜烟如命，各种棉衣时常被燃成大小窟窿。

可是，每到冬天，特别是寒流南下的日子里，

我深切地担心着他，为他不安。
我三岁即与爷爷同住，睡前火盆暖热，早晨也是

爷爷先点起一盆柴火，帮我把棉衣烤热乎了递给我，
让我暖暖和和地起床，而我，却不能给爷爷晚年的冬
天增加更多温暖。我觉察到了自己的无能甚至自私。

爷爷终于殁在了前年正月的一场大雪里。倒
春寒，正月十一那天北风凛冽，雪花飞舞，我在郑州
已感到无法忍受，夜里突然梦到爷爷受了风寒。次
日弟弟就说爷爷有些不好。晚上父亲给我电话，语
调分明很是黯然：你爷爷估计这次熬不过去了。第
三天上午，噩耗终于传来：爷爷走了，醒不来了。

我认定爷爷终于殁于严寒。号啕大哭唤不来
起死回生，无尽自责难挽回既定局面。我赶到家，
爷爷已经僵如木棍，我没忍心看他最后的容颜。
木木地随队伍送往墓地，墓穴已经挖好，挖掘机的
作业面显示地面的尺余厚都是冰冻着的，这在老
家南阳，属于罕见的寒冬。

墓柩下陈、安放，墓穴很大，北风悲啸，天幕低
垂，雪花还在飘洒，我极想跳进那硕大的墓穴，去
陪伴这待我如嫡亲孙子的老人。然而终究被人群
裹挟着回来，几天里怅然若失。

是的，以后所有的严寒，爷爷再不怕了。爷爷
99 岁了，他走完了他怕冷的路。似乎我也该长出
一口气了。然而今夜大雪，我还是再次想起他来，
不免黯然神伤。

大概情债之重，正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受
人恩惠，没齿难忘，若想轻松，早做报答才是。尽
孝，更须趁早。

现 在 回 想 起 来 ，爆 米 花 是 一 种 艺
术，一种贫寒的年代里含着泪微笑的关
于饥饿的艺术。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饿。尤其
是 春 二 三 月 ，日 子 长 ，粮 食 青 黄 不 接 。
每到那时，我那负责操持家务的小脚的
祖母，望着日渐浅了下去的米缸，不由
得心中发慌。我和几个伙伴玩了一会
百无聊赖的游戏，就往家里跑，跑进家
门，一把拉住祖母的长襟，说：饿，我饿。

这时，祖母便踏着那窄窄的木梯子
上楼，好一会，拎下一只黑咕隆咚的洋
铁 箱 子 (据 说 是 祖 父 年 轻 时 挑 菜 油 用
的)。祖母的小脚下一格，便小心地把油
箱往下拿一格，下了地，站好，喘口气。
那时，由于疾病，祖母的身体已经显得
臃肿了。她笑着问我：水，你猜这里面
是什么？我说：不就是红薯片么？天天
吃红薯片煮饭，我差不多恨上它了。祖
母为我的没有猜出而高兴，她抹抹油箱
上的灰尘，把盖打开。

有一种米质的香气弥漫出来，我想
起来了，里面是去年装的爆米花。

祖母为我泡上一碗，并放了糖。雪白
的爆米花漂在冒着热气的水里，满满当当，
我怀疑这是世界上最实惠、最奢侈的吃食。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很踏
实，似乎我的胃有了一个很大的靠山，
所以不免时时看那油箱一眼。在我看
来，那有如一笔巨大的财富——巨大的
油箱和巨大的米粒。

转眼又是冬天，冬天，我们这些小孩
子又开始眼巴巴地盼望着。盼望什么
呢？盼望大人们闲下来，静下心思，给我
们缝那么一两件衣服，买那么一两双新
袜子。冬风雪雨里，在火盆边给我们讲
那么一两个故事。大晴天，煎豆粑，擀红
薯饼，腌姜芋。其实，对于那时的我来
说，物质上的渴望和乐趣远远胜于精神。

再有，就是盼望那个每年冬天如期
出现、走村串户打爆米花的外乡人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来了哩。”
我 们 小 孩 子 嘀 咕 着 ，眼 睛 都 望 痛

了，大人们呢，也早已准备好了打爆米
花用的木柴，把米筛了又筛。

等打爆米花的师傅挑着他那独特
的工具终于出现在村口的时候，几乎响
起了一片欢呼。大家把他让到一块宽
敞的地面上，有人端来了茶水，自然，就
要帮她家先打。我们便很羡慕地望着
她家的那一串孩子，私下里怪自己的母
亲：怎么不也给师傅端碗茶来呢？

木柴烧起来了，风箱响起来了。打爆
米花的师傅牵开那条特制的长长的叉袋，
然后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往炉子里塞柴，
拉风箱，摇那只黑乎乎的铁鼓。几十双眼
睛都盯着它，想马上看到它表演的魔术。

打 爆 米 花 的 师 傅 也 很 黑 ，像 烧 炭
的。村里人都叫他老黑。

果然不一会儿，老黑用手指在口里沾
了点唾沫，飞快地往黑鼓上一按又拿开，只
听得滋的一声，他便站起来，转过黑鼓，按
在叉袋里，左脚一蹬机关，只听得一声巨
响，刚才还瘪瘪的叉袋立时丰满地鼓了起
来，我们小孩子欢呼着，上前去抱着打滚。

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升
米不到竟然装满了一谷箩！

“你说，是不是那黑鼓子里有什么
魔法？”

“我看，是在叉袋里。”
“怎么会在叉袋里呢？我看是在老

黑手里。”
我们便都用力盯着老黑的手，仿佛

要识破那魔法似的。
“老黑家的孩子，大概是天天可以

吃爆米花的啊！”我们惆怅着，嫉妒着。
一连几天，村里像过节。

爆米花打好后，除了留一点点给孩
子尝鲜，或给女人们泡糊粘鞋样，其他
的，都要好好收起来，防潮，防老鼠。正
月，有新媳妇过门的，要送一瓢，另加两
个 红 鸡 蛋 ；亲 戚 来 了 ，要 回 一 小 篮 子
……那些爆米花，其实包含着祝福和无
奈。那笑，是含着泪的。

明年的三月依然很长。

那个叫你老公的人，她是你的老婆。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称呼你。她是
那样弥足珍贵。

从青春靓丽的女孩到婆婆妈妈的大
嫂，好像，她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她不再精
心修饰自己，她头发蓬乱地熬粥炒菜，她的
菜刀剁下，一只鸡血淋淋地变成两半。她不
再有那种娇羞可爱的表情，却换上千篇一律
的河东狮吼。她嫌你把烟灰弹上地板，嫌你
把衬衣揉成一团，嫌你把米粒掉得满桌都
是，嫌你下班不按时回家。可是有一点是一
成不变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迎接你的，
先是一双拖鞋，然后是永远温热的饭菜。其
实，能一辈子盼你归来的，也只有她。她叫
你老公，她是你的老婆。

她会常常为你树立事业上的榜样。她
说谁谁谁的老公，一笔生意赚了多少钱，谁
谁谁的老公，几年内换了两部车子，谁谁谁
的老公，三十出头就做到了局长。她在你身
边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让你烦不胜烦。于
是你开始行动。你辞了职，经起商，把几乎
所有的积蓄投进去，可是半年下来，你非但
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把本钱赔得净光。你
感到天崩地裂的痛苦。你根本想不到她会
如此坚强。她说赔了就赔了，大不了重新开
始。看你没有反应，她接着说，吃糠咽菜，跟
定了你。她的表情那样认真，认真到令你感
动。其实，能一辈子跟定你的，也只有她。
她叫你老公，她是你的老婆。

她也有工作。她的工作并不轻松。可是
下了班，她一天的工作其实远没有结束。她
得去菜场和小贩们讨价还价，她得去超市像
打仗一般抢购打价商品，她得在厨房里汗流
满面地为你和你们做一顿可口的晚餐。婚
后，她不再有自我，她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你
和你们。其实，能一辈子为你操持家务的人，
也只有她。她叫你老公，她是你的老婆。

她不再跟你说那些肉麻的情话，那些情
话变成关切的眼神，让你的生活变得踏实；她
不再跟你撒娇，当你感觉疲惫，她会坐到你的
旁边，为你揉揉酸痛的肩膀；她不再吃任何人
的醋，不是认为你没有能力，而是她相信你和
自己；当她受了委屈，会躲到一边生闷气或者
抹眼泪，然后，很快忘掉你的不好。或许她也
曾厌烦过你，但是，她从来不曾为自己的选择
而后悔。其实，能一辈子无怨无悔的人，也只
有她。她叫你老公，她是你的老婆。

当你们老去，她会搀扶着你，一起在小
路上散步。她会给你讲你们的过去，每一
次，都用了柔情似水的声音。没有人在时，
她会吻你的长了皱纹的嘴唇。或许她还会
叫着你年轻的名字，让你感觉那些逝去的岁
月就在眼前。可是你知道，你们已经老了。
你们度过了琐碎的一生，柴米油盐的一生，
平淡的一生，幸福的一生。她陪了你一辈
子，用了自己的青春。你感激她，珍惜她。
因为，她叫你老公，她是你的老婆。

这世上，只有她可以这样称呼你。她
是唯一。她弥足珍贵。

第四次世界大战 结 束 126 周 年
的庆典即将展开，人类和机器人在
东方联邦的首都新京汇集，整个地
球正走向新的时代。然而，一场浩
大的瘟疫已经在人类中间蔓延开。
月球上一群无情的月族人，在拉维
娜女王的带领下，正做着入侵地球
的最后准备……欣黛，一个生化赛
博格，拥有着谜一般的过去。当她
和英俊的东方联邦王子凯铎邂逅之
后，她的内心开始有巨大的变化，一
场赛博格与人类的禁忌之恋即将触
发。就在此时，守护世界的使命悄

然降临在她的身上，在追寻自身命
运的过程中，一场责任与自由、忠诚
与背叛的较量即将展开……

这是一部充满了冒险、阴谋、对抗、
自由、友情、亲情、爱情、正义与邪恶、谎
言与背叛等元素的青春之书，人们挣扎
在黑暗与黎明、地狱与天堂之间，充满
了浪漫主义与残酷现实的纠葛。

书中的故事情节看起来好像不
难预测似的，但你千万别坐着看，故
事转折惊喜足以让你瞪大眼睛甚至
惊跳起来！相信我，你猜得到开头，
绝猜不到结尾。

那个叫你老公的人
周海亮

知味

爆米花
陈 然

至爱亲情

雪夜怀念
吴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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